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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自我指导理论为框架，剖析黄信尧电影《同学麦娜丝》中的作者性表达。研究指出，导演通过“戏

中戏”结构、介入性旁白及打破第四堵墙等手法，将自身置于“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双重角色中，完成

对创作意图、价值观与中年男性生存困境的持续评估与反思。影片不仅展现四位主角在现实夹缝中的“缩减”

人生，更通过疏离化的影像叙事与情感调控，实现导演对自我与时代的深度观照，从而拓展了作者电影的表达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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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指导理论视域下的影视创作本质

苏格拉底用两个简单的词总结了一个人如何去有

意义地实现自我价值——“了解你自己”。“了解你自

己”实际上就是自我指导，它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人们

在这个过程中去扮演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身份，对自己

进行现实准确的评估（优势和劣势），目的是去打造自

己的“理想自我”，从而去提高工作绩效，职业发展或

个人抱负。这样的过程意味着你必须去了解你的需求和

价值观、你的优势和局限性、你的激情和你的特质怪癖

（如果有的话）。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在他的《可怜的理查德年鉴》中写道：“有三件事非常

困难：钢铁、钻石和了解自己。”事实上，完整的过程

很难被完成是因为它包括对我们的假设、信念、价值观

和心理模型的持续评估，过程中包含着自我评估，自我

发展，自我反思和自我监控四个框架。

在影视创作领域，导演在创作一部电影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一种自我指导的过程，导演必须去对于剧本进行

打磨，对演员、拍摄地点、故事的叙事进程以及摄影手

法进行反复地尝试，最后拍摄完成后也要在后期进行剪

辑——导演在过程中是一切行为的执行者与监督者。导

演黄信尧于 2017 年拍摄的《大佛普拉斯》（普拉斯意

味着加长版，作品名称解释为是他的短片《大佛》的加

长版）和 2021 年的《同学麦娜丝》（麦娜丝意味着缩

减版，作品名称解释为是他曾经导演的纪录片《唬烂三

小》的缩减版），这两部电影中黄信尧都倾向于使用“戏

中戏”的叙事结构，本文分析的对象《同学麦娜丝》外

部展示是电影故事的整体即是导演自身拍摄这部影片

的过程，内部的故事则是作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四个在中

青年夹层的高中同学各自独立同时相互交错的现实且

又荒诞的生活。导演黄信尧在其中扮演的身份不仅仅是

导演同时也是戏中人的身份，自我指导的职能就是在这

样形式中展现了。

2 自我评估与自我发展：作为叙事主体的导演

发声

自我评估与自我发展是自我指导过程中的开端，自

我指导要求一个人把自己当作“对象”的状态，个人在

这个过程中要同时扮演指导者与被指导者两个角色，与

自己对话从而再度评估自我（自我评估），同时在个人

身处的阶段去确定自身态度（自我发展）。在《大佛普

拉斯》《同学麦娜丝》中黄担任的不仅是一个导演的角

色，还是一个以“阿尧”之名出现的电影讲解员。在有

声电影诞生初期时候，电影讲解员是无声画面的代理叙

述者，是解释故事情节的人。实际上在影片整个过程中

黄在描述与议论剧情中完成一次自我评估并且自我反

馈的过程：他在影片中以“阿尧”的口吻作为旁白成为

了整个故事的框架，在影片中多次地进行自我评估同时

再在影片中进行了反馈，因为主体的故事已经形成了，

“阿尧”的叙述并不能干涉或改变故事中人物的命运，

却可以与处于同一个叙述面的隐含观众随时对话交流，

因此常常无节制地在叙事层面发表议论,左右观众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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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和价值判断。

黄信尧在《同学麦娜丝》中以自发议论为旁白引申

出自己的经历与创作故事的初衷。“三年前我拍了人生

中第一部故事长篇《大佛普拉斯》，意外的得到了一些

掌声，我的同学三不五时会在媒体上看到我，都觉得我

的人生跟着升级了，但其实我的生活没什么改变。”作

品的开头的自发议论明显地表现了黄信尧的自我认知，

他在影片中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因为想到了自

己的监制公司只求完美，不讲人情，所以高中同学的身

影就浮现在了脑海里。”导演的创作初衷并没有留给观

众在观影过程中去慢慢解读而是转向给予观众一个先

入为主的概念，实际上他也强调了电影“私人化”的概

念，他带着玩味性的的叙述不仅仅是为观众去解释剧情，

而是想将自我在感知过程中的想法让观众得知。影片所

设置的“戏中戏”实际上就是导演也作为一个观众与观

众们看片聊天，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导演穿插他不同看法

来推动观众看到了人物转变的实际推手，让观众中看到

罐头长久以来惦记的女神形象幻灭、闭结即将接触幸福

却惨死街头，铭添为名利而迷失在了明天，电风为了生

计被打压却不吭声。在这场“白日梦”的最后一幕，“这

丑电影应该全世界第一部有导演进画面打人影，有时拍

电影会拍到令人受不了，都分不清楚是电影还是现实人

生，你可能说这部电影太荒谬了，但对很多人来说，人

生本来就是一派胡言”，黄信尧饰演影片中的导演亲自

入场，一脚踢向了铭添也踢破了第四堵墙，他最后对于

自己生活辛酸的低语在作为作品主题的升华同时也是

导演对于自我评估的独白。

3 自我反思与自我监控："麦娜丝" 隐喻下的创

作凝视

自我反思与自我监控是在自我指导过程中的核心

环节，自我反思能够在经历了事物以后增加自我认知，

自我反思后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后而不是常规

与发射性的行为。反思和坦然自省的能力是实现自我认

知的核心。（Bloom, 2007）自我监控在个人经过其他

环节后对他的自我呈现和表达行为（表情、声音、动作）

进行控制，并且对社会适当性暗示敏感。Goffman(1955)

把社会交往比作一种戏剧表演，或者说是语言和非语言

的自我表现行为的 "线"，通过管理来保持自己的线适

合当前的情况。这样的自我管理需要有一套省事的手段，

需要意识到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需要保持社会的认

可，并愿意使用这套印象管理策略影片中出现的四位主

要人物都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同的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程

度上的自我监控，然而在黄信尧的导筒下，他们的自我

监控都是外界压迫下被动无意识产物，在影片中出现的

多个空间暗示了这点。《同学麦娜丝》被导演称为是曾

经他拍摄的纪录片《唬烂三小》的缩减版，对于《唬烂

三小》，导演黄信尧这么说：“在拍摄他们的同时，我

觉得也借此找寻自我，不能说是人生的答案，而是人生

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麦娜丝”除了表明影片是《唬

烂三小》缩减以外，还暗示着导演自身的反思与监控。

3.1 夹层群体的生存镜像

着眼于导演着重塑造的四位主角，他们表现了小镇

“中青年夹层”群体的生活状态，他们分别都代表这这

个群体的一部分人，作为都市的路人甲，囿于自我不同

的困境之中不断发展，在反思中又不停地四处寻找出路。

在影片中他们看似到了人生节点的“普拉斯”，然而实

际上正在遭遇这不同程度的“麦娜丝”。

电风是四位主要人物中塑造地最能够代表夹层群

体的。他的工作稳定但收入不够应对房子与车子所带来

的生活压力。演在塑造四位人物时下意识地用绰号作为

同伴相互称呼的名称，实则是在自我反思暗示着人物本

身。“电风”这一绰号本应该是四个人名称中最具有活

力的，而在影片中他却是在生活面前最甘于平淡的，他

是一个极为平凡的普通人，心中的自我发展就是他在影

片中所说的一样“好好读书，找一份工作，娶个喜欢的

人做老婆”，然而这种朴实的心态却仍旧会受到工作上

不平等对待。应对这些他的反思仅仅只有对于自己的质

疑与恐慌，他深陷于生活的囫囵之中，没有能在此刻推

动他进一步的“风”，也没有能够惊醒他的“电”，他

只能走一步行一步，别无他法。在他忍无可忍之时他愤

然离开身为总经理的老同学的办公室，他始终没有停止

反思自我，在贯穿整部影片的自我反思与监控后对人生

的看法依旧是“一片混沌”时，纵身跃入湖中，仅仅是

为了短暂的平静。

导演铭添这位人物在影片中原先职业与黄信尧相

同，是一个导演。在妻子的心中他就是未来的导演李安，

他自认为怀才不遇，却在拍广告过程中还需要被身为户

口普查员的同学罐头指导摄影技术。在面对有执政上位

机会时就算明白自己是一个参政工具，但是为了拥有看

似增多的话语权而迷失了自我。在妻子在铭添的面前拿



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安麦 2025年 1卷 11期

104

出他偷腥的证据后他依旧毫无忏悔地狡辩，错误的自我

发展与自我反思的缺失让他彻底迷失在了政治场之中，

铭添的明天就像他的姓氏一样被导演在发展中逐渐弱

化，其实导演在一开始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吴铭添=无

明天）。他看似社会地位的“普拉斯”，实际上是个人

理想“麦娜丝”。

闭结是四位主要人物中最特殊的一位，不是因为导

演为他设置的生理缺陷（结巴），而是他所获得的生活

幸福感是其他三个人没有的，他憨直、重情、正在用自

己的欲望、期待、自身条件和努力生活去换生活幸福感

的形象实际上就是导演黄信尧在为其他三位人物所设

置的参照。尽管闭结个人的间歇性失语让其他人主导了

他的话语权，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我的反思与监控停滞，

在行动上他找到能理解他言语的伴侣，恢复了语言能力。

生活所带来的的欢乐似乎不断在给他做加法，但是导演

却设置了一场意外使他的生活直接归零，他离开了他的

高中同学们，四个死党“麦娜丝”成了三个。

“失去了距离，便也失去了幻想的美妙。”导演的

旁白作为他的自我评估暗示了罐头本应该去反思的自

我，罐头的人生与心理就像自己的绰号一样闭塞：他是

一个极为单纯的男性，他一直在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摆脱

自己没有希望的生活，甚至选择了自杀的方式。在户政

局工作的他在人口普查时却发现了他曾经的女神，女神

的名字就是影片名称中提到“麦娜丝”，麦娜丝的再次

出现如同一把起子重新打开了罐头内心对于生活的渴

望，他原以为理想的爱情降临到了他的头上，然而当罐

头多次拜访麦娜丝后看到曾经的女神早已褪去了当年

的光辉，站在他面前仅仅是一个居住在潮湿老旧、墙边

贴着“开门见喜”的老破居民楼里，靠着皮肉生意为生

的女性。罐头的爱情幻灭了，他是一个极度单纯的男性，

自我复杂度较低的人经历了相对更多的负面情绪（这意

味着自我差异的存在），往往只有在他们认为自己的目

标无法实现，因此差异无法缩小时才会逃避。（Brown，

2009）.在自我反思与监控也无法寻找到解决这种矛盾

的方式，所以罐头只能快速地离开，去逃避。

3.2 导演的创作凝视与间离建构

导演黄信尧在影片中的自我监控除了去掌控剧中

人物的自我表达以外，他在影片中出现并且给出打破第

四堵墙的那一脚也是自我监控中人物情绪被长久压抑

下的释放。在塑造这四个主要人物时他避免了许多代表

人物主观视角的镜头，更多的采取了第三人称的旁观视

角，大量的使用了远景与全景在表现现实的真实感之外

也产生了“间离效果”，观众能够明显地体会到人物在

经历事件途中的心理上的不断反思。与此同时在人物的

遭遇上，他们在同一年龄段遇到不同但又相似的心理困

境展示导演黄信尧在拍摄过程中的对于自我与同一年

龄段男性的反思与自己理想上的行为监控。

4 结语

《同学麦娜丝》通过 "戏中戏" 的叙事嵌套，将导

演的自我指导过程外化为可感知的视听文本。黄信尧以

"阿尧" 的叙事身份介入剧情，在自我评估中揭示创作

初心，在自我发展中建构叙事逻辑，在自我反思中解构

中年困境，在自我监控中完成风格塑造。这种将创作主

体纳入叙事体系的实践，既打破了传统导演的隐身传统，

也为作者电影提供了新的表达范式 —— 当导演成为

叙事的参与者与评论者，电影创作便升华为一场关于自

我认知与时代审视的精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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